
一、成吉思汗时期

成吉思汗在长期征战过程中，深刻地认识到宗教在一个民族、

一个国家中的重大影响和势力。因此，他在每次征战中，特别是在

对外扩张的战争中，十分注意利用宗教问题，以达到军事和政治目

的。成吉思汗发现西藏喇嘛教，并同它联系是在征服西夏王国的

过程中发生的。

年至

西夏国，是以党项族为主建立的国家。所辖地区包括今天的

宁夏和陕北，内蒙古西部地区和甘肃省东部地区。西夏王朝笃信

喇嘛教，把喇嘛教崇奉为“国教”，聘请西藏喇嘛教僧人担任国师，

参与朝政，因而，喇嘛教在西夏的影响很大。公元

年初次讨伐

年，由于李安全夺

年间，成吉思汗曾三次领兵征讨西夏。第一次是

西夏，西夏主纯祜被迫称臣纳贡；第二次于

汗率兵征讨。

取西夏王位，断绝了与蒙古的纳贡关系，依服于金国，因此，成吉思

年李安全献女请和，恢复纳贡；第三次于

年成吉思汗又领兵征讨西夏。蒙古军击败西夏五万大军，包围西

夏都城中兴府（今银川市），李安全投降，称臣于蒙古。成吉思汗在

征服西夏的过程中，了解到西藏地区的详细情况，并且同西藏地区

的地方势力和喇嘛教发生过联系。

年（或据藏、蒙、汉文史籍记载，于公元 年）左右，成

吉思汗对卫藏地区采取过军事行动，并同喇嘛教发生联系。现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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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博格多成吉思汗从

则莫宁博（贡嘎宁博）建立施

噶尔贝喇嘛曰：“兹遣还尼鲁呼诺延也，当即

其主要记载，归纳如下：

据《蒙古佛教史》记载：“皇帝四十五岁之藏历第四饶迥火兔年

年）之时，用兵于吐蕃之乌思地方，第悉觉噶与蔡巴贡噶多

尔济等人闻之，遣使三百人来迎，奉献盛宴，说：‘愿归入你之治

下。’将纳里速三围、乌思藏四部、南部三岗等地面全部呈献。皇帝

钦

对此大加赏赐，将吐蕃全部收归治下。此后，寄送礼品及书信给萨

贡噶宁布，书信中说：‘我要迎请大师你，但是还有数件国事未

曾完成，一时未能迎成。我在此依止于你，请你在彼处护佑我。今

后我之事务完结之时，请你及你的弟子来蒙古地方弘扬佛法。’此

次虽未亲自与上师相见，但已遥拜上师，向乌思藏之三所依（佛像

为身所依，佛经为语所依，佛塔为意所依）及僧伽献了供养，故皇帝

已成为佛法之施主，教法大王。”

据《如意宝树史》记载：于火兔年（

卫地向藏地派遣使者同萨迦、昆都格

主与福因关系，并从卫藏地区请来“三宝”（佛、法、僧）在蒙古地方

传播，使政教并行，如同日月光辉，欢乐的海洋般普照蒙古地方。

阿难达

据《蒙古源流》记载：成吉思汗岁次丙寅年四十五时，征伐吐伯

特之库鲁格多尔济合罕地。土伯特之合罕乃遣尼鲁呼诺延为首之

三百人，贡献其众橐驼，会主与于柴达木之地，奏请愿降之意，则主

上许之，大加赏贲其合罕及其使者而遣橐。上因致书仪于萨嘉。

察克罗咱瓦

请汝，但为我世事尚未完竣。故未请耳。我且于此奉汝（教），汝其

在彼‘佑我乎！’，由是，收服格里三部以下三地八十万里土伯特之

纳克”（西夏）以外的全部卫藏地方。

本书《年表》中又记载：于火虎年（ 年）成吉思汗向卫藏地区进攻，统辖了除“密

益希班觉著《如意宝树史》（蒙译本）第五篇第二章第一节。

页。①洛桑泽培著《蒙古佛教史》（《显明佛教之宝灯》）汉译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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噶尔贝喇嘛，遥申皈依，特聘之至蒙。”“蒙古阿难达

，

页。

众矣。”

察克罗咱瓦

据《蒙古汗统黄史》记载：成吉思汗四十五岁，出征吐蕃之贡噶

多尔吉可汗。吐蕃可汗闻讯，遣伊拉古诺颜等众使者，谓曰：‘伏愿

纳贡请降，’使者来至柴达木迎接。成吉思汗嘉许之，大赉施舍毕，

复以伊拉古诺颜为使，致书献礼于萨迦 阿难达 噶尔

②

贝喇嘛。书云：‘本欲聘汝，然世事尚未完竣，故未聘请。谨遥申皈

依之诚，仰肯护佑之力。

据《蒙藏佛教史》记载：“西藏自朗达尔玛之后，国内分崩，无统

一之主，彼此内争，其时萨迦派后裔，累世为西藏国师。及元太祖

成吉思汗掘起蒙古、西攻西藏，其王克鲁克多尔济请降。时随征军

官返蒙之际，盛称萨迦派喇嘛在西藏势力。太祖因致书于萨迦派

察克罗乍斡

阿难达 噶尔贝，太祖成吉思汗，礼聘西藏萨迦派喇嘛察克罗乍斡

宣扬佛法。

据《宗教流派镜史》记载：“最宏传者为萨迦派，方转轮大王成

吉思汗兵威及藏地，遂统一阿里三围，卫藏四部，多康三冈，遣使入

藏，原瞆萨勤庆喜藏，缔结施供之缘，尔后又来召迎彼至蒙古，曾请

得佛像经塔而去，仗此之故，蒙人乃敬信佛法，供养三宝，亦曾受持

勒策等戒，是为佛法传入之嚆矢。

年）进兵卫藏地区，当时卫藏阿里各地的首领都无

据《论西藏政教合一制度》记载：成吉思汗“于藏历第三饶迥火

虎年（公元

力抵御，请求归顺。萨迦派的喇嘛首先与蒙古联系，从卫藏把许多

佛像和经典，带到蒙古地区，这是佛教传入蒙古的开始。

页。

②《蒙古汗统黄史

《蒙古源流》（新译校注）卷二，

蒙文）。

③《蒙藏佛教史》第二篇。

页。

陈庆英译《论西藏政教合一制度》⑤东嘎

④土观《宗教流派镜史》第四章，第一节，

洛桑赤列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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予佛教僧人重大特权。”

免除西藏地方僧人的差税和征兵役的诏书（即：《优礼僧人诏）），授

又载：“藏历第四饶迥火猪年（公元 年），成吉思汗在征服

西夏之后，向西夏国王的喇嘛藏巴东库哇 旺秋扎西问法，宣布了

巴

鉴》、《黄金史》、《金鬘

另外，在《青史》、《新红史》、《新元史》、《多桑蒙古史》、《水晶

《安多政教史》、《蒙藏民族关系史略》等诸

多藏、蒙、汉文史料中，都有成吉思汗同西藏喇嘛教接触过的记载。

但是，以上史籍记载中，成吉思汗同西藏喇嘛教接触的时间、

噶尔贝喇嘛，是指萨

地点和具体人物，有不同的说法，相互矛盾，有的是明显错误。因

此，对这一历史事件，还有待于进一步研究考证。例如，有些史料

中所说的阿难达 派喇嘛教第一代祖师贡嘎

洛桑赤列在《论西藏政教合一

宁博。但据考证，贡嘎宁博和成吉思汗不是同一时代人。因此，按

年代计算，如果成吉思汗同萨迦派首领联系过的话，只能是萨迦派

第三代祖师扎巴坚赞。藏学家东嘎

制度》一书的注释中，就成吉思汗接触的具体人物作了考证，指出

了错误。

以上资料，虽然对事实经过的记载有些出入，但共同点是，当

时成吉思汗同西藏喇嘛教萨迦派（或噶举派）教主发生过联系，根

据当时情况来看，主要是建立关系，图谋后计，并未邀请他到蒙古

来传教，该喇嘛也没有应邀前来。萨迦派教主到蒙古来的史实，是

成吉思汗后代的事情了。

以上是喇嘛教同蒙古发生联系的最初记载，当然这种联系，完

全出于政治目的，并非为了信仰。

《论西藏政教合一制度 页。

《论西藏政教合一制度》

《新红史》中记载：当时成吉思汗联系的西藏喇嘛教人物，贡噶宁博（

页注释③。据洛桑赤列先生考证，在《如意宝树史》、

和蔡

，都不是与成吉思汗贡噶多吉（ ）同一时期的人物。前者

是成吉思汗以前的人，后者是成吉思汗之后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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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窝阔台汗时期

达

托克巴

太宗窝阔台当政时期，太宗次子库腾汗（阔端）同喇嘛教正式

发生过联系。据《蒙古源流》记载：“斡歌台合罕⋯⋯年四十二岁即

合罕位，欲请萨迦 嘉木灿而耽延。逾六年，岁次癸已，年

恭噶

四十七岁崩。其子古余克，库坦（即阔端）二人也。⋯⋯库坦丙寅

年生，岁次甲午，年二十九岁即合罕位。岁次乙未，因患龙君作崇

之症，无人能治愈。共议：‘闻西土蒙克地方，有一全备五蕴，大有

灵验之萨斯嘉 扎勒灿云，若请彼来，庶有救乎！’送遣书玛古

年至

特之道尔达达尔罕为首之使者请焉。”

据《续藏史鉴》记载：公元 年间，太宗次子库腾

达尔汗统兵征服了整个西藏，“东至工布、西至尼汗派大将道尔达

道尔达

泊尔，南至门达旺，削平诸酋寨，莫不臣服”。有些藏文史料记载：

达尔罕在这次征服中，焚烧了西藏著名古寺一热振寺和杰

达

拉康寺，杀死喇嘛五百多人。但是对其他寺庙和喇嘛都没有进行

破坏和杀戳。这可能是当时热振寺和杰拉康寺喇嘛，反抗蒙古军

的缘故。又据《续藏史鉴》记载：这次军事行动胜利后，道尔达

达尔罕对西藏喇嘛教并非

尔罕写信向库腾汗报告军事和西藏社会情况时说：“现今藏土惟噶

当巴丛林最多，达隆巴（达隆巴噶举派）法王最有德行，直贡巴（直

贡噶举派）京俄大师具有法力，萨迦班智达（萨迦派教主）学富五明

（佛教用语，意为学问，五明即：内明、因明、声明、医明、工巧明），请

我主设法迎接之。”从这里看出，道尔达

年派遣以道尔达

采取敌视态度，而是采取了支持和保护政策。库腾汗采纳了道尔

达尔罕（此人于达尔罕的意见，于

年末奉命率军返回甘肃）为首的使臣，携带诏书。前往西藏邀请萨

页。《蒙古源流》（新译校注）卷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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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斯加娃不顾年迈的身体，于

萨斯加娃（萨班

岁）和恰那多

萨斯加娃，管

班弟达迦派第四代祖师萨迦 贡噶坚赞）到凉州

班弟达的邀请来和他会面。据《萨迦世系史》记载，库腾汗致萨迦

诏书全文是：

“长生天气力里，大福荫护助理，皇帝圣旨，晓谕萨迦班弟达贡

噶坚赞贝桑布。朕为报答父母及天地之恩，需要一个能指示道路

取舍之喇嘛，在选择之时选中汝萨班，故望汝不辞道路艰难前来。

若是汝以年迈（而推辞），那么，往昔佛陀为众生而舍身无数，此又

如何？汝是否欲与汝而通晓之教法之誓言相违？吾今已将各地大

权在握，如果吾指挥大军（前来），伤害众生，汝岂不惧乎？故今汝

体念佛教和众生，尽快前来！吾将令汝管领四方众僧。”

“赏赐之物有：白银五六升，镶缀有六千二百粒珍珠之珍珠袈

裟，硫磺色锦缎长坎肩、靴子、整幅花缎二匹，正幅彩缎二匹，五色

锦缎二十匹等。着多尔斯衮和本觉达尔玛二人来送。”

“龙年八月三十日写就。”①

蒙古的使臣携带诏书已经前来。这一诏书，实际上是最后通

萨班若以年迈为由推辞，卫藏地区必定受到“伤害众生。”因此，

岁高龄携带两个侄子八思巴（

无可推辞的情况下，萨迦班弟达

年，当时以

吉（ 年岁），从萨迦动身一经过拉萨，于 月到达凉州（今甘

肃武威）。此时，库腾汗去和林参加贵由汗即位大典。故于

班弟达

年库腾汗回到凉州会见萨迦班弟达。他们，拟定了西藏地区归顺

蒙古大汗的条件，以及纳贡赋的品种和数量等。同时萨迦班弟达

还两次致书西藏各教派和地方政权首领，劝说他们诚心归顺蒙古

大汗，如要违犯，必将招致灭亡。这对当时西藏归顺元朝，统一国

家大业，作出了杰出的贡献。库腾汗为了表彰他的“功绩”，专门给

修建了一座幼化寺，供其居住，并授予萨迦

页。①《萨迦世系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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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弟达

凉州住了 日，圆寂于该地。萨迦班弟达年，于 月

理西藏政教大权（有的史料记载：曾授予“国师”尊号）。该喇嘛在

年

之后，八思巴兄弟继续居留在凉州。

这一段历史，在很多历史文献中，从不同的角度都有比较详细

的记载：

年前往凉州（今甘

如《达赖喇嘛传》记载：“阔端乃邀请萨迦班智达前往蒙古地方

传教。当时萨迦班智达业已六十三岁，携其侄子八思巴（当时十一

岁）与另一侄子恰那多吉（当时仅七岁）于

肃武威）觐见阔端，议定了西藏地方归顺蒙古大汗的条件，以及缴

纳贡赋的品种和数量。”

班弟达者，系目前戊子纪年以据《蒙古源流》记载：“彼萨斯嘉

来三千三百七十五年，岁次壬寅降生，岁次午辰，年二十七岁时赴

印度，与异端之六师辩难论驳。获班弟达之号归来后，乃叔扎克巴

扎勒灿者，曾预言告之曰：‘此后有一时，自东方来：冠若栖鹰，靴

班弟

以猪鼻，房如木纲，凡三四语后，每发‘额其格因’之音者一乃蒙古

国主，菩提萨都瓦之化身，库坦合罕，遣道尔达使者来请汝。届时

汝必往，则汝之教义在彼大兴焉云’。遂忖：‘师命所已验矣’。岁

次甲辰，年六十三岁时首途，岁次丁未，年六十六岁时，谒见合罕，

遂塑狮吼观世音菩萨像，收伏龙君，并授合罕以该项灌顶之作佛事

之故，合罕之病即时痊愈，从皆欢喜焉。”“此后，一遵萨斯嘉

达之旨，首兴宗教于边远之蒙古地方。岁次辛亥，萨斯嘉

年七十岁时，得涅槃之道。库坦合罕在位十八年，亦于此辛亥年

云。”

崩。享年四十六岁。喇嘛与施主合罕二人，同年逝于膜拜之地

据《蒙古汗统黄史》记载：“库腾汗⋯⋯患龙君病，无人能治

愈，众议云：西方长生之地有一萨迦贡噶坚赞者，系精通五明之圣

页。《蒙古源流》（新译校注）卷四，

页。①《达敕喇嘛传》

第 7 页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班弟达者⋯⋯。年二喇嘛也，彼能医治汗疾，遂遣使往迎。萨迦

班弟达之命而行，禅教遂初兴边陲蒙古之地。

十七岁赴印度，制胜异端之六师之辩难，获班弟达号而归。其伯父

扎巴坚赞者曾经预言：‘此后特有一日，东方之蒙古国，帽若栖鹰，

靴以猪鼻，屋类木纲，每发三四语后，额其格因之者，蒙古国主菩萨

之化身，名曰库腾可汗，彼将请汝，汝必往行，汝之禅教特大兴于彼

处，因谓：‘适奉其事也。’年之六十三，辰年起程，六十六岁，未年会

见可汗，遂塑狮吼观世音菩萨像，收伏龙君，为其灌顶，可汗痊愈，

众皆欢喜，即遵萨迦

班弟达年七十岁，辛亥年圆寂。”萨迦 《蒙古源流》、《蒙古汗统

黄史》记载的这两段故事，既有历史事实，又有宗教神话与民间传

说，很有趣地叙述了当时的历史和社会状况。

迦班弟达

据《红史》记载：“皇子阔端由北方，即凉州派人前来迎请他（萨

贡噶坚赞），以前述尊扎巴坚赞曾预言过：‘以后由北方

来一与我们语言族属不同，头戴飞鹰似的帽子，脚穿猪鼻靴的人前

来迎请，如应邀前去，对佛教大有利益。’依照这一预言，贡噶坚赞

于六十三岁的阳木龙年，伯侄三人前去，路上走了三年，于马年到

达凉州。此时皇子阔端前去参加贵由大汗的即位典礼去了，回来

时在羊年与萨迦班弟达会见。班弟达获得了祭天大典的首席长老

的地位，弘扬佛法，此上师享年七十岁，于阳铁猪年逝于凉州。”②

据《宗教流派镜史》记载：“成吉思汗之孙贵由与阔端于凉州为

王时，阔端闻萨班盛名，遣使入藏迎师至蒙古，先是名称曾为萨班

悬记云：‘尔后有戴鹰帽冠，着象鼻靴之边鄙人来迎时，汝应即去彼

处，能宏扬佛法，饶益众生’，果应此记，遂允前往，其侄八思巴与卡

那随侍，于胜生第四丙辰年，而谒阔端大王。时王有病，萨班为修

狮子吼法，因而痊愈，王之上下，皆大欢喜。传喜金刚灌顶，又示现

页。红史》

《蒙古汗统黄史》卷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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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在诸种奇兆伴随月

种神灵异，使生净信。”“此前蒙古尚无文字，萨班志欲创造新字，一

日见一妇人手持揉皮树枝，状为锯齿，乃方其形而造蒙字，其字母

为阿、埃、伊、那、内、尼、洒、腮、斯、巴、贝、比；哈、格、克、嘎、给、克；

马、美、米；拉、雷、里；然、惹、日；阿、儿、耶、达、呆、笛；它、台、梯；

杂、则、孜；楂、才、此；亚、业、益、瓦、歪、未等。以阴阳、三性或刚、

柔和三声统一而订读法。”“丁亥年，王及萨班俱逝，闻萨班灵骨藏

于凉州城外化部（幼化）寺宝塔之内云。”①

年，“蒙古之王额沁阔端派遣金字据《汉藏史集》记载：于

释迦

使臣多尔塔赤前来迎接他。上师心想：‘以前在察看我的业缘时，

伯父大尊胜者扎巴坚赞曾预言说：‘在你一生中的某个时候，将有

这样的迎请者从北方来，那时你不要疑惑，应当前去，对教法和众

生都大有利益。你应当前往。’于是他委派伍由巴大师索南僧格和

夏尔巴喜饶迥乃为曲本，负责教法方面的事务，又委派仲巴

桑布为内务总管。上师的侄子八思巴和恰那多吉二人虽然年幼，

也作为随从带领前往。上师一行在路上走了三年，于马年（公元

年）到达凉州。此时汗王已去参加贵由汗即位典礼。到阴火

羊年（公元

年）

年），施主与福田双方会见，上师成为汗王祭天的

首席长老。萨迦班智达成为汗王的上师，在蒙古地方宏扬佛法，这

是蒙古与萨迦派最早建立的关系。萨迦班智达护持法座三十五

年，于七十岁阴铁猪年（公元

下在凉州幼华寺逝世。”

以上记载，记述的故事情节，虽有宗教传说性质，但时间、地

点、历史事件大致相同。

库腾汗是较早接触青、藏地方的人，因此，必然同喇嘛教接触，

进行过联系和建立关系。根据当时情况分析，主要是政治联系，便

页。《汉藏史集

页。①土观：《宗教源流派镜史》第四章第一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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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蒙哥时期

教教师赋税之诏敕。”

于对青、藏地方的统治，并非如有的史书所说的，建立宗教信仰关

系。当然喇嘛教利用这一机会传播其教，是完全可能的事。由于

西藏地区喇嘛教中派别很多，其中主要的派别有：噶当派（教诚派，

该派后来与宗喀巴的格鲁派合并），萨迦派（俗称花教），噶举派（俗

称白教），宁玛派（俗称红教），当时噶举派人数最多，势力最大，信

徒中的影响也很深，而且掌握着一定的政治权力和武装力量，属于

统治西藏的主要势力之一。但是，当时库腾汗没有邀请其“丛林最

多”的噶当派和有“具大法力”的噶举派法王，却邀请了“学富五明”

的萨迦派一班智达。其原因可能是：其一，为了遵顺成吉思汗的先

例；其二，萨迦派为掌握西藏政教大权，始终依附于成吉思汗及其

后代的政治势力。

蒙哥当政时期（ 对宗教也采取了优礼政策。他在

继承蒙古大汗位之初，向全国发布的继位诏书中明确宣布：对各类

宗教采取免除“兵役、劳役、贡赋”等优礼政策。据《多桑蒙古史》记

载：“蒙哥追认成吉思汗、窝阔台两代豁免基督教，伊斯兰教、偶像

年 月八思巴在致西藏喇嘛教头领

们的信中记载：“蒙哥汗继位之诏书，已向各方宣布，境内各处平

安。尤其是向各地方宣布了‘对僧人免除兵役、劳役、贡赋，使臣们

不得在僧舍住宿，不得向僧人摊派乌拉。使僧人们依照教法为朕

告天祝祷，所有僧人之事俱由萨迦派掌领之良善诏书。皇帝并宣

谕我：‘已派金字使臣去吐蕃各处清查户口，划定地界，汝可遣僧人

同往’。为此我已派遣格西多吉周与格西松布等率领随从前往，详

页。①《多桑蒙古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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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蒙哥命忽必烈

年蒙哥专

月

细情况可询问彼等。” 从这一信中，可以清楚地了解到蒙哥继位

初，对宗教人士和对西藏采取的政策：即对宗教人士采取了免除

“兵役、劳役、贡赋”等各种优礼政策，对西藏喇嘛教继承阔端的政

策，仍由萨迦派统领，对西藏地区派遣金字使者，开始清查户口，划

定地界，而且命八思巴派遣僧人协助。

据史料记载：蒙哥在哈拉和林，经常召开盛大

蒙哥当政时期，同各类宗教界人士，有广泛地的接触。据《多

桑蒙古史》记载：“鲁不鲁克留居帝廷之时，曾见蒙哥及皇族对于基

督教、伊斯兰教、佛教典礼、悉皆参加。”“除蓄养珊蛮或巫师外，兼

赡养此三教之教师。”“三教之徒皆努力求新入教者于蒙古人之中，

尤盼皇帝之信仰。唯蒙哥谨守成吉思汗遣教，对于任何宗教，待遇

同等，无所偏袒。”

年集会，让各类宗教界人士进行辩论。 日，召开盛大

集会，让基督教士、回教士和佛教僧人进行辩论，据说“当时受到攻

击者，只有佛教”。但是，时隔不久，情况又变了。

门召开一次佛教大会，以鼓励和支持佛教。

在上都主持召开一次道教和佛教（包括喇嘛教）的辩论大会。这次

辩论大会，是应佛教（喇嘛教）僧侣要求而召开的。这次大会是决

定道教和佛教胜负的关键性大会。因此，大会的规模之大，人数之

多，都是空前的，而且蒙哥和忽必烈极为重视。参加这次大会的有

道教道士和汉佛教高僧外，还有克什米尔高僧那摩，西藏高僧八思

巴，而且这两个人，在辩论中冲锋陷阵，为佛教的胜利，起到了决定

性作用。对于这次大会情况，元朝僧人祥迈写道：“今上皇帝建城

上都，为国东藩，皇帝圣旨，倚付将来，今大集九流名士，再加考论

僧道两路邪正分明。今上皇帝承前事意普召释道两宗，少林长老

为头众和尚每，张真人为头众先生每，就上都官中大阁之下座前对

页。②《多桑蒙古史》

页。①《萨迦五祖全集》汉文引自《蒙藏民族关系史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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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大会，以佛教的胜利和道教的失败而告终。道教的樊

相孟速思、廉平

论。内众即有那摩国师、拔合斯八国师、西番国师、河西国僧、外五

路僧、大理国僧、汉地中都圆福超长老、奉福享长老、平滦路开觉迈

长老、大名津长老、塔必小大师、提点素摩室利、译言真定蒙古歹、

北京询讲主、大名珪讲主、中都寿僧录，资福朗讲主，龙门育讲主、

太保聪公等三百余僧，儒士窦汉卿、姚公茂等，

章，丞相木华犁、张宗谦等二百余人共为证，道士张真人，蛮子王先

生，道录樊志英，道判魏志阳，讲师周立志等二百余人共僧抗

论。”

座。

志英等十七人按约受罚，在龙觉寺削发为僧，焚烧道教四十五部

经，收归以前被道教占据的佛寺

从上述记载看，这次大辩论是佛教和儒家联盟对道教的斗争。

辩论的背景不仅是宗教的矛盾，也是政治、文化的冲突，此次辩论

实际上是在蒙哥和忽必烈支持佛教的背景下展开的。因为，蒙哥

和忽必烈等人，特别厌恶道教的“化胡成佛”之说。因此，辩论一开

始，道教就处于被动状况，直至最后失败。辩论中，那摩和八思巴

发挥了很大影响，特别是八思巴高度发挥了佛教的论理学说，驳倒

了道教的很多论点，对佛教的取胜，道教的失败，起了决定性的作

用。因而赢得了忽必烈的更加信任和尊敬，大大提高了他个人的

威望，同时也提高了佛教（喇嘛教）的地位。

这次大会，由于佛教完全胜利，成为佛教史上重要历史意义的

一页。从此，佛教在元朝宫廷中的影响和地位大大提高了。这次

道教的失败，实际上只是邱处机的全真派道教的失败。大辩论结

束之后，蒙哥和忽必烈主张张宗演（天师）的正一派道教代替全真

派道教。

教（喇嘛教）了。据《新元史》记载：“蒙哥元年辛亥（

经过此次大会，蒙哥在对待佛教和道教的态度明显倾向于佛

年）夏六

《大元至元辨伪录》卷四。

第 12 页



年春，派使臣邀请噶玛

月，帝继位于斡难河与克鲁伦河之间⋯⋯命僧海云，掌释教事，道

教。”

教士李志常掌道教事，⋯⋯冬，以僧那摩为国师，总领天下释

“铁哥⋯⋯迦叶弥儿者，⋯⋯必斡脱赤与叔父那摩具学屠

法。斡脱赤兄弟相谓曰：世道扰襄，吾国将亡，东北有天子气，盖往

归之，乃皆人见，太宗礼于之，定宗师那摩，以斡脱赤佩金符，奉使

省民瘼。宪宗尊那摩为国师，授玉印，总天下释教。”

与此同时，蒙哥同康、青地区的噶举派喇嘛教发生密切联系，

给予了有力的支持和很高的待遇。传说：噶举派第二代祖师噶玛

拔希（却吉喇嘛）是“深习密法，显有神通”的人物。早期传教于康、

青、甘藏族地区，使该派得到很大发展，成为该派颇有影响的人物。

年忽必烈在领兵南下途中，经过四川西北部地区时，听到噶

玛拔希的盛名。因为忽必烈已经注意到西藏喇嘛教中，派别很多，

除已经建立联系的萨迦派外，噶举派也是影响很大的教派。因此，

当时忽必烈可能想要“兼容并蓄”利用这些教派的影响，为蒙古王

朝统治西藏服务。约于 年冬或

拔希前来相会。噶玛拔希应邀前来与忽必烈会见。忽必烈详细询

问了青、康、甘地区藏族情况和噶举派喇嘛教的情况。忽必烈对会

见感到很满意，并要求噶玛拔希留在身边。据《红史》记载：“初，他

居于多康地方时，忽必烈带上在绒波域色都地方会见了噶玛拔希，

他使忽必烈发菩提心，见到诺桑和龙树等很多菩萨。忽必烈听到

噶玛拔希当时的名声以及看到将来成为大成就者的各种征兆，又

派金字使者前来迎请噶玛拔希，当噶玛拔希是否前往而犹豫不决

定前往。”

之时，龙王和密主显现，说：‘为利益众生，还是前去为妥。’因此决

忽必烈是最初邀请他的人，而且是恳切要求他留在身

《红史》 页。

页，铁吾传。②《元史》卷一二五，

①《新元史》卷六，宪宗本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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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此，更加提高了他的地

边。但是噶玛拔希婉绝了忽必烈的要求，他未同意忽必烈的挽留

而离去。这可能成为后来忽必烈继位后，噶玛拔希的不幸遭遇的

祸缘。

噶玛拔希离开忽必烈后，北上到今甘肃、宁夏等地传教。据

说，在这些地方兴建和修复了许多寺庙、佛塔，因而名声大振。

年噶玛拔希“受念青塘拉山神和十二护法神之迎请，准备到

后藏地方云游”时，蒙哥听到他的盛名，派金字使臣前来邀请他到

蒙古国首都哈拉和林。于是噶玛拔希放弃返回西藏的念头，便到

了哈拉和林会见蒙哥汗。据《红史》记载：“⋯⋯蒙古大汗蒙哥听到

仁波且（即噶玛拔希）之名声后，派出许多金字使者前来邀请，他见

到益喜巴和那拉噶波等世间各种神祗之神幼，动身去蒙古

⋯ ⋯ 。”①

蒙哥汗赐予他噶玛拔希（即上师）尊号，发给金印一方和一

噶玛拔希到哈拉和林后，谨见蒙哥汗，主持了为王室成员、贵

族举行的密宗灌顶仪式，“并使全体国王、百姓每月都守护，分别解

脱三时戒，发菩提心，他讲解四身灌顶，使蒙古王产生善体验。”②

噶玛拔希在哈拉和林，主持宫廷宗教活动，向王室、贵族讲解喇嘛

教教义、教规，并主持修建喇嘛教寺庙。因而，在哈拉和林王室宫

廷中备受尊敬，“他的名声如遍布天空的星星，被汗王奉为顶

饰。”

顶金边黑色僧帽。因此，噶玛拔希传下来的转世系统，称之为噶玛

噶举黑帽系。据《红史》记载：“汗王并赐噶玛拔希金印和一千锭银

子等无数财宝，全体应供喇嘛都很高兴，并三次大赦一切囚犯，他

在哈拉和林地方修建大的寺庙⋯⋯。”

《红史》

《红史》

《红史》

《红史》

页。

页。

页。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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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吃肉，不危害众告天下，使其护持各自教法。”

位和影响，在西藏喇嘛教和藏族人民的心目中，“拔希”这一尊称，

是同后来元朝“帝师”等级相差不多，是地位很高的封号。这就是

黑帽系名称的来由。

蒙哥又委任达摩

宪宗蒙哥时期，西藏喇嘛在蒙古地方已经开始活动，而且在宫

廷中受到礼遇，有较高地位。据史料记载：“当蒙哥可汗时代，在蒙

古大都和林，遇着红色僧袍之契丹僧，”“在庆典节日，同他并座”又

据《蒙古史略》记载：蒙哥曾向卢布鲁克说：“这些宗教犹如一手之

五指，可是又向佛教徒说‘譬如五指皆从掌出，佛门如掌，余皆如

指’他不过利用这些宗教，达到他的政治目的”

为“国师”掌管佛教。上述史料记载说明，蒙哥对待佛教（包括喇嘛

教）确实比其它宗教优厚。因此，有些史料认为的，喇嘛教传入蒙

古是在蒙哥时代，兴盛发展是在忽必烈时代的说法，是有事实根据

的。不过这一时期，从多方面史料证明，蒙哥还没有完全放弃成吉

思汗关于“对各类宗教不得偏向”的遗嘱。对佛教、道教、回教和基

督教等，基本上采取不过分偏向的政策。蒙哥每到蒙古族的盛大

节日，由他召集庆祝时，还专门让各类宗教为他祝福。在有些大的

宗教节庆，他还接受宗教教士为他祝寿。蒙哥为了表示对宗教的

尊敬，“下令，国内凡逢每月四吉辰，任何人不准欺凌别人，不准杀

《马可波罗游

记》记载：“大开朝会，届时基督教师盛服先至，为汗祝寿，并以其盏

谓亦同。”

祝福。彼等行后，回教师继之，所谓也同。事后偶像教徒继之，所

马可波罗是基督教教徒，因此，他的记载极注意基督

页。③《马可波罗游记》

《红史》 页。

命。著有《卢布鲁克行记》一书 介绍蒙古社会政治、经济生活和宗教情况。

当时蒙古首都哈刺和林，谒见过宪宗蒙哥大汗， 年携带蒙哥汗书信，返回法兰西复

卢布鲁克：法国传教士， 年奉法兰西国王路易九世之命，出使蒙古。他曾到过

页。《蒙古史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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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忽必烈时期

年）后，派其弟忽必烈进军川滇，包围蒙哥汗即位（公元

教之事，并极为推崇。其实根据上述各类史料记载分析：蒙哥执政

后期，可以肯定，他确有偏向于佛教（喇嘛教）的情况，其原因，同他

当时的政治目的和军事行动有直接关系。因为他的军事目标，主

要是推翻南宋统治，占领中原地区、西南大理和西藏地区。因此，

必须重视在这些地区有重要影响的佛教（喇嘛教），通过利用这些

宗教，为其军事和政治目的服务。

南宋。公元 年灭大理，建年忽必烈从六盘山率军南下，

年合刺章行省（即云南行省），建都押赤（今云南省昆明市）。

招降“吐番”诸部，在河州等地设置“吐番”宣慰司、都元帅府，控制

了西藏及整个西南地区。忽必烈在招降“吐番”诸部过程中，仿效

前例，利用西藏喇嘛教，达到其巩固与稳定对“吐番”地区统治的目

的。

年夏，忽必烈驻军六盘山，派遣使者前往凉州，邀请萨迦

班弟达

嘛。萨迦

据

萨斯加娃前来商讨西藏大计。当时萨迦班弟达已年迈多

病辞谢，而派其侄八思巴随同阔端之子一蒙哥都去六盘山会见忽

必烈。据说，当时忽必烈见到八思巴后，由于八思巴年轻、谦虚、聪

慧、诚实而深受忽必烈宠爱，故将八思巴留在身边。“八思巴给忽

必烈汗受灌顶，由此建立了施主与福田（受供者）的关系。”

《汉藏史集》记载：“当萨迦 班弟达伯侄到达凉州以后，蒙古薛禅王

传令‘听说有殊胜的萨迦喇嘛到了凉州，他应该当我供养的上师喇

班弟达因年老未去，上师八思巴与凉州的王子蒙哥都

（守凉州的阔端之子）前去汉地，与驻在六盘山的薛禅王忽必烈会

页。①《红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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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弟达的灵塔举行开光思巴在凉州为萨迦

见。薛禅王大喜，给了凉州一百名蒙古骑兵，留下八思巴，结成施

主与福田关系。” 但不久，因萨迦 班弟达病重，八思巴离开忽必

年忽必烈从六盘山率军南下，约于

①《汉藏史集》 页。

月 日在凉州去逝。烈返回凉州。 萨迦 班弟达于同年

年冬或 年

初，进军到四川北部地区，他派使臣邀请噶玛拔希前来相见，以商

讨西藏大计，噶玛拔希前来会见后，又不顾忽必烈的挽留，竟离他

而去。（关于忽必烈同噶玛拔希的关系，本节前段和本章第三节已

作详细叙述）。

月，年

班弟达弟子伍由巴受比丘戒。仪式后，准备返回萨迦，欲从萨迦

于是八思巴离开凉州，前往朵甘思（即今四川西部藏族地区）。

年，忽必烈攻取云南大理后，奉蒙哥之命，北返回朝。此时，

以后，八思巴跟随忽

八思巴在朵甘思获悉伍由巴已经去逝，便改变了自己返藏计划，而

与忽必烈会合，住在一个名叫忒刺的地方。

年八思巴随忽必烈到

年八思巴在河州（今甘肃临夏），从高僧扎巴僧格

年八思巴到五台山。

同年在开平府参加了第二次佛、道二教举行的

辩论大会，并取得了胜利。

②关于忽必烈在六盘山召见八思巴的时间，有关史料记载不一。《蒙藏民族关系

年；《红史》、《达赖喇嘛传》载：史略》载：

第四条的说法是：八思巴于

年。据《萨迦世系史续编》总纲注释

年夏，应召赴六盘山竭见忽必烈，备受宠爱，尊为“上

师”。同年萨班病逝后，继为萨迦教主。次年八月，为伯父灵塔举行开光后，离开凉州

密宗灌顶。

取道朵甘思返萨迦。途中再次竭见忽必烈，表示效忠。忽必烈及王妃、子女皆从其受

年，忽必烈赐给“优礼僧人诏”，确保后藏萨迦寺僧众不受侵害。次年

返藏准备受比丘戒，途中到河州（今甘肃临夏），从高僧札巴僧格受比丘戒后，折回上

都。

《蒙藏民族关系史略》

《蒙藏民族关系史略》

必烈北返。

受比丘戒。

开平府（上都）。

页。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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